第五章    记载珍珠的文献及其传说

第一节    有关珍珠文献

乞罢采珠疏

明两广总督林富

按：明代为合浦采珠最濒繁的时期，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下旨采珠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采珠18次。采珠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采珠给合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两广巡抚林富了解到雷、廉、琼等府沿海人民为了给皇上采珠，弄得田地荒芫、家破人亡。即上书嘉靖帝陈述采珠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陈述珍珠三不可采之理：“一曰理、二曰势、三曰时”。其理是”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不害有益，无益且可不作；不贱用物，异物具不可贵。然而无益之作，没有不害有益者，异物之贵，没有不贱用物者。林富并用尧舜“抵壁于山，投珠子渊”的事，说明圣人审轻重之理。并从保护珍珠的自然资源这个角度来说明，濒年滥采，会破坏珍珠资源，“珠嫩小得之甚少”得珠少，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为珍珠数年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这样珍珠才能生长发展。如果“濒年滥采”，珠尚未生长，恐少亦不可得。就是“以人易珠，亦不可得也。”林富第三个不可采珠的道理为：因下旨采珠，调度濒繁，田土荒落，岭南地方饥民告急待哺，申诉纷纷，而下旨采珠未有息肩，为采珠而派夫、派船、派银，这样民愈穷而愈敛急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其必无。以上是林富上书嘉靖帝的三个不能下旨采珠的道理。两广巡抚林富披历肝胆，持三不可采珠之说，上书嘉靖帝，要求停止采捕珍珠，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这在当时来说，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对珍珠发展是有好处的。

题为乞罢采珠，以苏民困、以光圣德事。嘉靖八年五月十八日，据广东布政司呈为急缺珍珠等事。钦遵转行掌印官，会同该道分守、分巡、巡海等官，查照宏治十二年采珠旧例。合用人夫船只器具，与供事官役防护巡缉守港官军，于何处调取，各项合用银两，于何项支给，与夫一应未尽事宜，会议呈报定夺等因各备咨复到司。该本司会同广东按察司周宣、广东都司宁漳、分守海北道参议汪恩、巡海副使李传，查得宏治十二年采珠东莞县。取大槽船二百只，琼州府白槽船二百只，共船四百只。每只用夫二十名共夫八千名，每只每月夫船银十两，共该银四千两。雷廉二府各小槽船一百只，共船二百只。每只用夫十名，共夫二千名。每只每月夫船银五两，共银一千两。合用器具爬网、珠刀、大桶、瓦盆、油铁木柜等件。令各地方官如数整备，另给价银雷廉二府，每府搭盖棚厂。已上各银两行令各该府，于赃罚、缺官、皂隶、马夫，并均县余剩冠带等项银两查取，广州府银二千两，潮州府银六千两、惠州府银四千两，肇庆府银三千两，琼州府银四千两，如不敷另于税亩，户口食盐等项银两凑支，解发雷廉二府贮库支用。事竣造册缴报，具由呈奉察县批饬。前项事宜虽已妥当，但广东频年旱灾，人民贫乏，所雇夫船每月大者十两，小者五两，似属过少。应各量增一半，大船每月再添银五两，小船每月再添银二两五钱。先提解银二万两，解司汇发雷廉二府。贮库事完备，造细册缴报。其采取夫船，应该部领分管巡缉与夫，一应供事官役防护官军，民快，查照先年于附近雷廉等府卫所，临期调拔，及查先年供事等官，合用蔬菜，参政参议副使佥事，每员每月给银五两。知府同知通判推官指挥都事，每员每月各给银三两。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千百户，每员每月给银二两。并兵役工食各船号旗，俱在于该司库贮项下支用。所议未尽事宜，听守巡等官，从宜斟酌。径自备由呈抚按衙门，等因遵行在案，续准分守海北道参议王俊民，咨称会同分巡副使范嵩巡海道副使李传择，于八月十八日开采。探备兵夫佥称，今次各池螺蚌稀少，且又嫩小，得珠难比往年。又访滨海父老，众口同声，各夫船在海忍饥饿，涉风涛，已经二月有余。寒苦殊堪悯惆行，据委官同知章诤等查勘过病故军壮船夫三百余名，溺死军壮船夫二百八十余名，及风浪打坏船大小七十六只，又飘流无著人船三十只。除将病故溺死量加抚恤外，相应丞请停止。等情到司。伏查广东地方频年兵荒，人民穷困，今又值潮水泛涨，风汛不便访得各处，刷船之时，买免卖放，大开地方总甲需索之弊。富者既以贷免，所刷多系下户船只，旧而且坏，所用撑驾人夫，多雇无赖，滋扰更甚。且夤夜打劫商船，虏附近乡村，甚至污人妻女，为害不可胜言。沿海之民，俱若逃窜，意外之变，亦未敢言，等情到臣，该臣看得惠潮等府，碣石海丰等县十分饥馑，高州等府去年无收，春夏以来，民皆穷饥，嗷嗷待哺。梧州等府五月以来，西水泛涨，民庐漂泊，早稻淹没，秋成无望。臣日夜惶惧，窃以官何为。以此时而议采珠也，何不以珠之不可采，而告之陛下也。盖采珠有不可者三：一曰理、二曰势、三曰时。不可采而不采，陛下之心也知义不可采而不为，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闻之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夫不害有益是以无益不可作也，不贱用物是以异物不可贵也。但无益之作，未有不害有益者，异物之贵未有不贱用物者。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圣人审轻重之理，终不以此而易彼也。故尧舜抵壁于山，投珠于渊，正为此耳。且自有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天顺年曾一行之，至宏治年始一行之，至正德年始又一行之。夫祖宗时非不用珠也，而以为无益则不必用矣，非不采珠也。而以为不可采则止耳。陛下法尧舜法祖宗，此臣所以断之理，而知其不可采者一也。且螺蚌之产珠池，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计自天顺至宏治十二年，蓄之者久，故得者多。以后嫩小故得珠有限，且病死者几何人？溺死者几何人？而得珠几何？或谓：“以人易珠，”由今以观，恐易以人而珠也不可得。此臣所以度之势，而知其不可采者二也。又广西地方盗贱纵横，蛮獠盘据，田土荒落，调度频烦，凡宗室禄米，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近者思田之役，其取给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广东者广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道所在，饥民待哺申诉纷纷，盗贱窃发，馈饷不给，未有息肩之期，而于斯时复令采珠，坐视府县，派银派夫派船，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其必无。此臣所以揆之以时，而知其不可采者三也，考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砻献大珠，沼却之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砻不竭忠，宣力而远，献大珠以求媚，其封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为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臣仰见陛下聪明睿智，仁孝恭俭，远迈二君，此事特偶尔行之、亦断断知其不可采也，或谓珠之为用，成造王守珠冠等项，臣以为陛下之于诸王，宠之恩礼，给之以忠信厚其禄饩，且使知陛下不以绮丽而伤俭素，亲亲之情，弥久而弥笃，又何论一冠之重轻耶。故曰：知其不可而不为，陛下言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披沥肝肠，敬持三不之说，冒昧尘渎，伏愿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恩礼以笃宗亲，敦朴素以远珍丽，省财力以厚黎元。乞敕户部将采珠暂赐报罢，则一方之民，得稍休息，俾海岭欢忭喊呼万岁。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题。

乞撤内臣疏

林  富

按：自明英宗年间（1436—1449）始派太监到合浦监守青婴、杨梅两珠池。明代宦官得势占据要害部门。自太监到合浦监守珠池后，恃势为奸，专权滋事，为害地方。嘉靖九年两广巡抚林富上书嘉靖帝请求撤裁监守合浦珠池太监。林富认为海边军民，穷蹙已甚，设专官监守珠池耗资巨大，当时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后，其得珠几何？”并认为“利不能医治其伤，获不能补救其失去的。”守池太监在合浦无所事事，是无故纳银，以供坐食。此外，正德间，逆阉（太监）用事，奉旨采珠，流毒海滨，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不可必得之物（珍珠），而责以难足之数……。皇宫内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遣太监李敬、李风采珠。明正统年间，命内监分守珠池，雷、廉始大困。景泰年间守池太监谭纪肆虐横行，为廉民害。守池太监赵兰激变蛋民，廉民益不聊生。又谓：“明阉（太监）肆虐雷廉，公私科敛、敲骨吸髓百余年。”太监采珠之害，雷廉人民水深火热。鉴于守池太监在合浦海滨之为害，故林富乞请嘉靖帝裁革，珠池归海北分巡道兼管，如果这样，合浦沿海之民就可稍为复苏。

题为应诏陈言，广圣模以答天戒事。窃臣看得广东海滨与安南占城等番接壤，先年设有内臣盘验进贡方物。迨后廉州合浦县属之杨梅青婴等池，雷州府遂溪县属之乐民一池，出产珍珠，各设内臣分池管理。成化宏治间，乐民池产珠日少，内臣于正德年裁革惟廉州内臣尚存，臣窃计供应之费，市舶太监与守珠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八十名额编，门子弓兵皂隶估役，也复不少，查往岁番船必三年入贡一次，是番船未至之年，太监徒守株以待，实无所事事也。迨番船既至，则多方以攘其利，提举衙门官吏不敢过问，而亦并不与知万一，启衅海疆是谁之咨。至珠池约计十余年开采一次，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得珠几何？正所谓利不能药其所伤，获不能补其所亡也。况递年编额殷实及所估匠役，无故纳银以供坐食，民力堪怜，民膏宜惜。臣惠以为市舶太监及珠池太监。俱可不必再差，以贻日腹月削之害市舶。乞敕海道副使兼管，待番船至澳即同备倭度举等官，严加巡逻，若向来未曾通贡生番，如佛郎机之属，则驱逐不许入境。少有疏虞，听臣纠参，庶几事权归一，而外患不生。倘欲照浙闽事例，归并总镇太监，但两广与他省不同，总监驻札梧州，若番船到日，始从梧州前诣广东省城，恐所过地方，难免滋扰。且使番商守候，非所柔远人肃政体，此臣所以为不如归海道副使兼管之为便也。若珠池乞敕海北兵备道兼管，更为称便何也，地系该道统辖，既免编役供需，而且责成也专，禁令易行，而民困可苏也。若谓现池乃宝源重地，宜委内使，但内外皆皇上臣子，倘重内而轻外，诚恐倚势为奸，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者。此臣所以为不如归海北兵备道兼管之为便也。伏乞皇上轸念边海军民，穷蹙已甚，特敕该部将市舶珠池内臣撤回，降敕巡视海道及海北兵备道，以专责成，则省力使之费，不啻齐民数千家之产，而地方幸甚，微臣幸甚，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题。

合浦还珠亭记

明·佥事李骏

按：早在汉代以前合浦珍珠生产便很兴旺，然而由于帝王对珍珠濒年监采，合浦珍珠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传说合浦珍珠逃到交趾郡地域去了。合浦沿海人民主要依靠采捕珍珠贸籴米粮，而今珍珠“逃”到交趾界，于是人民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合浦郡任太守后，对珍珠资源采取了保护措施，并减轻人民赋税，这样未及一年合浦的珍珠便繁殖起来，也即是传说“合浦珠还”，这样“人民蒙活”，“货商流通”，合浦人民称孟尝太守为“神明”。在孟尝太守离任之时，人民攀着他的车辕挽留，致使孟尝的车不能前进，孟尝只好偷偷地“载商民船乘夜遁去”。

后人为了纪念孟尝“去珠复还”的德政，在廉州城北二里的还珠岭下建还珠亭。还珠亭始建于何时，今不可考。明景泰五年(1454年)廉州知府李逊重建，亭落成后，明佥事李骏为该亭写《还珠亭记》一文，刻碑立于亭内。知府李逊感于当时采珠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感于孟尝善政之感于人心，千百年来未曾有间断。李逊知府告戒下级官吏要学习盂尝太守清廉爱民的作风。李逊江西人，明景泰五年(1454年)任廉州知府时，当时守珠池太监谭纪横暴，鱼肉珠民，知府李逊禁之，使谭纪不得逞，太监谭纪便夹嫌报复，诬奏知府李逊纵容部下及群众进入珠池盗珠。景泰帝轻信谭纪诬奏，将李逊逮捕下锦衣卫监狱。李逊在狱中将谭纪在廉州前后杖杀群众及强入民家抢夺财的强盗行径上奏景泰帝，帝逋捕太监谭纪，李逊当面对质谭纪无言以对，不得不服罪。佥事李逊恢夏原官。在李逊离任后，人民群众在白龙城郊立李爷德政碑，纪念他不畏强暴热爱人民的德政。

合浦古郡也，今为县，隶廉州府。旧有亭曰还珠，盖以表孟尝之异政也。亭在今府治东北还珠岭下。屡经兵火，漫不可识。景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逊始构地于稍南而作新之，既建亭其中，又立记祠其后，工力费用皆措置有方，民悉欣然从事，无有怨咨。经始于是岁之冬，落成于明年之夏。适予按部斯郡，遂以记请。予惟州郡守吏。秩不贵于诸侯，而势等尔。诸候始封，其地大者不过五百里、小者仅百而已。今郡地至于千里。州犹不下数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巨细，金谷之出纳，教化之张弛，皆悬于长吏之贤否。以故择吏者慎之。方汉室既东，政尚督责。当时之为郡者，率皆衂于货宝，专务诛求。由是含胎孕珠之蚌，亦皆苦而徙于他境。为政之弊，一至于此，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独孟君之来也，去其害而兴其利，通其政而和其民；礼乐教化之具毕修；愆伏凌苦之灾不降，由是人无瘥札、物无疵疠虽池中产珠之蚌，尝徙于他境者，亦皆感之而复还，夫以无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民无不被其惠爱，凡政之悬于郡长者，在当时亦无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诚可为东汉守吏之最，而足为师表百世者也。今去孟君几千百年而人之思孟君者同于一日，则知善政之感于人心；殆千载一时而未尝有间也。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复新斯亭以示劝。因表其义以励俗，则其为政亦未尝不取法于盂君焉。

